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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女作家梅娘
梅娘，现代女作家，1920年生于海参崴，长于长春一个仕宦大家庭。本名孙嘉瑞，另有敏子、孙敏子、柳青娘、青娘、落霞等笔名，早年丧母，梅娘谐“没娘”之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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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开
编辑本段人物简介
　　梅娘，11岁考入吉林省立女子中学，17岁出版中学时期习作集《小姐集》，随 

　　 

  
 

梅娘
即赴日本求学，20岁出版《第二代》，其创作由单纯描写“小儿女的爱与憎”发展为“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”。1942年归国，受聘在北平《妇女杂志》任职，先后在《大同报》《中华周报》《民众报》《中国文艺》《中国文学》《华文大阪每日》《妇女杂志》发表小说、散文及翻译作品，并结集为《鱼》《蟹》出版，在华北沦陷区影响广泛，分别获得“大东亚文学赏”的“赏外佳作”和“副赏”。她的作品以婚姻恋爱为题材，凸显追求独立、自由的女性形象，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困境。当时有人评论说：“不仅在满洲，在当今的华北，梅娘也是首屈一指的一流作家，创作历史已近十年，是真正地献身于文学的女性，她那丰富的创作力在当今的女作家中很属罕见。而且，不仅在创作，还在译著，可以说梅娘的文学前途无可限量。”（1942年大连《满洲女作家短篇作品选》评语）由于沦陷区特殊的文化氛围，梅娘的创作如张爱玲一样，只能站在女性与弱势群体的立场，以“一种女人的郁结”，讲述残破的男女情爱故事，展示女人的不幸和人世间的不平，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反抗男权压抑和社会不公，“从男女的爱欲间而追求社会的伦理问题”。纤巧细腻之笔，悲天悯人之怀，诉哀矜凄婉之歌。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“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”评选活动，梅娘与张爱玲双双夺魁，从此有“南玲北梅”之誉。 

编辑本段人物生平
重新投入散文创作
　　抗战结束以后，政治风云的变幻影响梅娘至深：从1948年到1978年，她先后在北京、东北、台湾、上海间奔波，当过中学教员、电影制片厂编辑，虽加入了北京市文联和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，却因被打成日本特嫌、右派，强迫接受劳动教养，开除公职16年，完全靠干各种零工粗活维持一家三口的生存，再经历了亡偶、丧女、折子之痛，她最终失去了创作的权利。 

　　1978年平反，梅娘回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，她“以极其复杂的心绪”，拿起笔重新投入散文创作：“一脉心声，构不成故事，也不想构成故事。就这样开始写散文；这是凝聚着渴望的载体——”先后在香港、上海、深圳、吉林、北京等地一些报刊杂志发表一系列回忆、游记、杂感文字，“那文字别具魅力，可以说是炉火纯青。二十多年的苦难，曾剥夺了她的写作权利，但也使她的话语少有浸染仍保持着原有的生气和明敏。”（邢小群《人间事哪有那么简单》）从90年代开始，她的作品重新出版，逐渐获得读者与研究者的喜爱和认同。1997年，被列入中国现代文学百家，至今笔耕不辍。 

拥有“南玲（张爱玲）北梅（梅娘）”之誉
　　梅娘，一个即陌生的名字，又略显神秘的作家。这位成名于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沦陷区的文坛才女，当年曾拥有“南玲（张爱玲）北梅（梅娘）”之誉。然世事沧桑，新中国后的梅娘，在文坛上沉寂了半个多世纪。近日，85岁高龄的梅娘先生出版新书《梅娘近作及书简》。书中汇录梅娘先生散文近作60篇，书信88封，有关于赵树理、萧红、张爱玲、关露、遇罗克、刘索拉的描写，以及致丁景唐、丁东、成幼殊、釜屋修、岸阳子等中外名家信札，文字炉火纯青。而这位文坛奇女子“生活流程中的许多故事，也都在这本书中。” 

　　这是一位出土文物般的作家———梅娘，原名孙嘉瑞。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，中国沦陷区文坛有两位文学才女光芒照人，一位是成名于上海的张爱玲，另一位便是在北平成名的梅娘，一时有“南玲北梅”之誉。 

　　然而，梅娘却很快在文坛上销声匿迹。几十年以后，这位曾被打为“汉奸”、“右派”的作家终被平反，她恢复了写作的权利，也开始在文学史上“复活”。1997年，梅娘被列入现代文学百家，她的大幅照片，如今也高踞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展板的醒目位置。 

“梅娘”来历
　　往事并不如烟。关于自己在抗战时期，以及反右和‘文革’时期的经历，今年85岁的梅娘先生并不刻意回避。而她至今笔耕不辍。今年8月，《梅娘近作及书简》一书出版，书中汇录了梅娘先生散文近作60篇，书信88封，文字别具魅力，炉火纯青。 

　　“我生活流程中的许多故事，都在这本书中”。梅娘这样说。 

　　现代文学史“沦陷区作家”里，梅娘是依然健在的为数不多的一位。已届耄耋之年的她，谈到自己的童年经历及青年时期经历过的那场战争，平静的语气陡然换为激动。 

　　“说起我和日本，真是恩怨相叠”。梅娘回忆道，她在日本接受高等教育，“但是，那场战争，让我家破人亡。” 

　　出身豪门的梅娘刚两岁，身为偏室的母亲被正房驱逐，从此生死不明。经受了失亲之痛的她，长大后自定笔名“梅娘”，取谐音“没娘”。 

　　梅娘之父，是东北实业巨子孙志远。“九一八”事变，粉碎了他实业救国的壮志。不久，孙志远拒绝受聘担任“满洲国”中央银行副总裁和“通产大臣”的职位，举家辗转华北，他联络石友三、韩复榘等各地军政大员共谋抗日，终无结果，后被迫回到被日军占领的故土。1936年，孙志远在忧愤中病逝。这一年，梅娘16岁。 

　　孙志远生前好友张鸿鹄（周恩来好友，周总理那首“大江歌罢掉头东”的名诗即是赠给他），时任哈尔滨电业局局长，他说服了孙家，送梅娘赴日留学。 

求学日本
　　梅娘进入东亚日本语学校高级班学习。创办该校的松本老人，是个中国通，一直反对日本侵华。松本老人对梅娘说，“日本进满洲，是趁菩萨瞌睡，小鬼偷吃了供奉给菩萨的油豆腐”。梅娘后来回忆，“侵略者造成的各种伤害，是嵌在我们的骨髓之中的。松本老人给我的启迪，至今难忘。” 

　　正当梅娘坠入书海，勤奋阅读鲁迅、郭沫若、朱光潜、邹韬奋、萧红、萧军等人的作品时，卢沟桥的炮声使她坐不安席，彷徨无措。此时，梅娘认识了在日本内山书店打工的中国留学生柳龙光，二人开始了为孙家所不容的自由恋爱。 

　　孙家断绝了对梅娘的经济援助，但这并没有动摇梅娘追求爱情和自由的信念，她选择随柳流浪。“我们如饥似渴地寻觅着救国之路，究竟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才能打败侵略者？我们互相辩论，互相启示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。” 

　　梅娘和柳龙光身边，聚集了一批中日反战作家。与此同时，梅娘笔下流淌出的文字，也浸透了身世之悲和家国之痛。“残酷野蛮的战争，不仅祸害了我的故土，也无情地吞噬了日本善良的百姓”，“我的好朋友澄子，我善良的山口妈妈，包括那从遥远的烽火后方运中国书来京都的日本经理，我确信，他们都不需要战争。我不知道战争怎么才能结束，在异国的星空下，我的心困惑地战栗着。” 

被读者评为最受欢迎的青年女作家
　　1942年，梅娘发表《鱼》、《蟹》及大量短篇小说，她的写作在这一年达到巅峰。当时北平马德增书店和上海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了“读者喜爱的女作家”的调查活动，梅娘和张爱玲，被读者评为最受欢迎的青年女作家。 

　　1942年成名的梅娘，其时才22岁。而她后来的荣辱沉浮和悲欢离合，却也都在这一年埋下伏笔。 

　　正是这一年，梅娘与柳龙光回北平定居，她受聘北平《妇女》杂志做编辑记者。当时梅娘只知道丈夫应日本友人龟谷利一的约请主持一份杂志，却不知道他还肩负着中共北平地下党员的秘密使命。龟谷本想通过办杂志扫却战争阴霾、化解中日仇恨，结果被扣上宣传“大东亚共荣共存”不力的诸多罪名遣送回国。 

　　这一年，梅娘怀上了大女儿柳青，6年后，柳龙光遇海难身亡，梅娘从此与孩子相依为命。 

　　1957年，梅娘被划为“右派分子”，开除公职，写作权力被剥夺，被送进地处北京昌平的一处劳改农场。因无人照料，她体弱多病的二女儿被强制送进福利院，不久因病夭折，家中只剩正念中学的柳青带着年幼的弟弟艰难度日。文革中，梅娘的儿子染上肝炎，治疗不及时，于1972年死去，从此，梅娘只剩下柳青一个亲人。柳青被作家史铁生视为“自己写作的领路人”。在史铁生看来，正是这位大女儿，让“孙姨”（史铁生这样称呼梅娘）有了决心活下去并且“独自歌唱”的理由。 

　　1978年平反后的梅娘，回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，相当长一段时间，出版社寄给“梅娘”的信，传达室都称“查无此人”，因为，整个单位没人知道“梅娘”就是孙嘉瑞，更没人知道当年名震文坛的“南玲北梅”。 

　　经过一些文学史研究学者上下求索，终于在茫茫人海中考古般地“发现”了尚在人间的梅娘。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一席的她，重新浮出水面。 

　　“现在的年轻人，还有多少能理解我们那一代人的处境呢？”梅娘说，“青空悠悠，时序袅袅，强力压顶时我敢于按着良知行事，可以说已经炼就了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。我只执着于人类的共同愿望，那就是理解、和谐、前进。” 

编辑本段人物评价
　　对梅娘的作品，已经去世的北大教授、知名学者张中行评价甚高，“实感之一是，也是值得惊诧的，作者其时是个大姑娘，而竟有如此深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之怀。我一向认为，走文学的路，面貌可以万端，底子却要是这个，她有这个，所以作品的成就高，经历的时间长仍然站得住。” 

　　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张泉认为，梅娘的小说“通过朦胧的女权主义，实现了梅娘描写现实、暴露现实的目标。她对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女孩子的状况做了真实的描述”。
